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文
链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667
访谈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41：林志鹏

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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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作者参加“《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研讨会”留影

林志鹏，1972年生于台北。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为战国秦汉简帛文献与学术史、古典文献学，在相关领域出版专著两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1. 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是在1992年进入台湾大学中文系就读，当时选择这个科系是因为自己喜好文学创作，想撷取中国古典文学的有益成分，转化为创作的养料，并没有想到会踏上出土文献研究的道路。不过，我在大学阶段除了自由选读喜爱的文学经典外，也按部就班地学习传统语文学，在文字、声韵方面打下不错的基础。
当时文字学课程是由周凤五先生上的，他选用的教材是龙宇纯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周先生讲课有一套自己的理路，他从汉字起源讲起，下及甲骨文、金文及小篆的一般情况，然后详细介绍六书说，举出大量的字例，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激起我们的学习兴趣。对于历来学者在“转注”说上的纠缠，周先生指出，六书说自有汉人的局限，我们需要了解许慎在编撰《说文解字》时的背景及他的学术渊源，把六书说放回文字学史的脉络，而不是把它当作颠扑不破的理论，僵化死守。现在想来，周先生是以历史学的眼光带领我们认识中国文字学，所以他除了六书说外，也介绍了唐代字样学、敦煌写卷的俗字及当代推行简化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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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陪同周凤五先生出席会议合影

大学毕业后服了两年兵役，1998年考回台大中文所硕士班，原本的计划是想研治中国神话与《楚辞》，但讲授“治学方法”课程的黄沛荣先生建议我在进入先秦文学的领域前，应该要有一定的古文字学基础。刚好这时许进雄先生从加拿大返台，开设古文字学相关课程，我得以拜入许先生门下，钻研甲骨学。当时大陆的期刊不易购得，我和同门将图书馆所藏《古文字研究》借出，逐期复印，时常翻阅，同时也印了《殷周金文集成》，陆续购得《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及《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等，基本上备齐研究所需的材料。
在许先生的指导下，我选定《殷代巫觋活动研究》作为硕论的题目，当时先把甲骨文及传世典籍中有关巫祝卜史的相关材料摘录下来，进行研读及分析，遇到卜辞上的疑难字词，也利用《古文字类编》《甲骨文编》《甲骨文字字释综览》等工具书寻绎相关的古文字材料及论著。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每两周一次与许师讨论，对于商周宗教及礼制的一般情况，有通盘的了解后，才开始动笔撰写论文。写作过程中因为自己研究兴趣的转移（详下文），所以进度缓慢，一直到2002年底才完成四十万字的初稿，提交答辩。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这一材料开启了本世纪初对于战国竹书研究的热潮。周凤五先生在99年即开设郭店竹书的课程，其后上博简发表，他也组织专门的讨论班，逐篇逐字地研读，他对于新材料很重视古文字释读、简序编联等基础工作。课上讨论时，周先生会点出关键的古文字线索，罗列异说，要学生自己思考，并慷慨地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在文本复原的基础上，周先生更希望我们进行学术史及文献学的探索，课上讨论的问题包括郭店儒家逸书与子思学派的联系、郭店三组《老子》是处在发展中的本子抑或摘抄本、《五行》之心性说究竟近荀还是近孟等等。
取得硕士学位后，在周凤五先生的鼓励下，我在2003年初赴武汉大学攻读博士，从徐少华先生研治先秦史。入校之后，徐师允许我自由地在战国秦汉出土文献、先秦学术史等领域探索，但也时时提醒阅读史学原典及掌握史学方法的重要性。在武大学习期间，上博所藏竹简陆续出版，我对其中的儒、道二家逸书及“国语”一类文献特别感兴趣。在研习过程中，我留意到上博竹书《彭祖》依托耇老与彭祖对话，强调“白心”“寡欲”“寝兵”等观念，近于《庄子•天下》所述宋钘一派思想。遂以此为出发点，广泛搜集相关资料，撰写博士论文《战国楚竹书〈彭祖〉及相关文献研究》，通过对文献的校释及分析，尝试复原宋钘学派的思想面貌，梳理此派的源流及影响。博士论文经过修订，改题为《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分别在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繁体及简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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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与徐少华先生同游台湾北海岸合影

完成博士学业后，我于200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李零先生作博士后研究。这个阶段，除了继续钻研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也延续博士论文的思路，积极搜集著作亡佚的战国诸子资料，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术思想史的探索。博士后在站的两年期间，我完成出站报告《战国诸子评述辑证》（后来亦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刊行），也积极在期刊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研究能力得到较严格的锻炼。在北大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学习成果丰硕，这主要得益于李师恢弘的研究视野，引领我打破过去以文献考订为本位、过度依赖新出土材料的局限，对于我日后的学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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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博士后出站报告后与李零先生及唐晓峰、沈建华、张鸣、林梅村、刘玉才等诸位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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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及《战国诸子评述辑证》书影

综观自己曲折的学习经历，先是因为文学创作的机缘进入中文系，其后为了追寻中国文学及传统文化的源头，一头栽进先秦史及出土文献的领域。离乡背井到大陆求学、工作将近十八年，中间我也曾徬徨疑惧，但还好有明师益友的指点，加上自己始终觉得所学不足，所以在古文字学、文献学、简帛学等领域持续学习，现在才能比较自如地开拓自己的研究兴趣，同时坚持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从事学术工作。

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严格来说，我并非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的专家，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战国秦汉学术史，传世典籍与出土简帛古书都是我利用的材料，而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则是研究工作所需的方法。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方向可以分四点来谈：
第一是搜集、整理先秦学术史的研究资料，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在前揭拙著《战国诸子评述辑证》中。对于相关的出土文献，像上博简《子羔》、《容成氏》、郭店竹书《唐虞之道》、《性自命出》、清华竹书《保训》、《心是谓中》、银雀山汉简《定心固气》等，都曾做过通篇的校释。
第二是通过文献和思想源流的剖析，对于先秦学术史上的一些公案尝试提出新的诠释。如《大学》“格物”的本义，争议很多，历来学者异说多达数十种，近年因郭店、上博简出土，提供文字通假的线索，我写了一篇长文，从归纳、评述历代各家的说法，讲到《大学》的学派归属及著作时代，最后提出“格物”读为“观物”的新说。另外，我曾在《文汇学人》发表过一篇短文，从词源的角度对“儒家”之“儒”的涵义，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三是我留意到在进行思想史研究时，可以将各学派所共见的关键术语放在一起对比分析，通过字词的考证及思想内涵的梳理，呈现出各家竞争、交流的实况。这方面的研究如《战国诸子的“别囿”观》、《先秦儒家“内业”说初探》，两篇文章都运用了新出竹书如郭店《五行》、《性自命出》、上博《慎子曰恭俭》等。未来我还会继续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在这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开拓。
第四是我认为诸子学说作为战国时期士人阶层兴起的文化结晶，在这之前有商周的巫祝传统和王官之学，在其下层又有占卜、医术、神仙等方术，我们如果要重新描绘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图景，需要全面地观照这些线索。这个构想在多年前葛兆光先生和李零师都曾倡议过，这几年我在学术会议上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尝试探讨三者间的联系，但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希望未来能持续地关注这个方向。

3. 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刚刚提到，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有问题意识引导。问题提出的形式可能是一则读书札记，或是一个文章的拟题，平日我会留意搜集这些或长或短的随笔，记在笔记本或电脑中，时时补充资料，等到要写文章时，就把这些线索转化为论题，拟出大纲，接着查找相关论著，进行写作。每年初我习惯列出一纸待完成的文章清单，虽然执行率不高，但列这个表可以提醒自己，有哪些问题值得做，空闲时就可以琢磨一下、补充一点新材料。
在搜集资料方面，我在台北读书时因为电子资源不多，所以常跑图书馆，台大图书馆、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及文哲所图书馆的藏书及期刊都很齐全，对于查找纸本材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穿梭于书架间，随意翻阅学者的论著，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到大陆求学后，由于无法把大量的藏书带在身边，所以我也开始收集电子资源，并利用中国知网、读秀等资料库。不管是纸本或电子书，我都尽量建立一定规模的收藏，以应不同研究环境的需求。材料积累的同时，也需要定时地整理，按照图书属性及自己的研究兴趣给材料分类，而且越细越好。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曾经主张区别“藏书家书目”和“读书家书目”，他说：“若读书家之书目，则当由专门家各治一部，……破四部之藩篱，别为门类，分之愈细乃愈佳，亦樵所谓‘类例不患其多’也。”这个原则放在今日整理电子资料，也是适用的。
我的论文准备期一般比较久，有时长达数月或一两年，但实际写作往往一两周即告完成，这是因为平日承担教学工作，寒暑假在台北又得操持家务，只能利用课余时间集中精力写作。文章写完后，如果有合适的学术会议或期刊，稍作修改后便投稿发表，但也有放在箧中数年，一修再修的。这些老文章或是因为错失发表的时机，或是材料没有及时更新，变得不合时宜，但重读这些文字，追索过去探寻问题的思路，往往也有不同的体会。

4. 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在二十多年的学习、研究历程中，对我提供帮助的前辈很多，无法一一详述，在此只能就个人学术养成的角度谈谈几位先生对我的影响。
我的硕士导师许进雄先生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退休后，在台湾大学开设古文字学、甲骨学，他上课十分认真，讲古文字学用高明先生的书，详举古文字各类部件，明其字形源流，并且补充大量的论著。在甲骨学课上，他除了理论及方法的传授外，每学期还会选出数十版重要的拓片，要求学生描摹各条卜辞，而且仔细批改，及时让我们更正错误。在指导研究生方面，他的要求严格，即使是硕士论文，他也希望我们能把选题范围内的所有难点一一攻克，对相关的传世典籍及出土材料都能娴熟地掌握。前文已经提到，我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固定两周一次与许先生汇报研读及写作的情况，先生从不吝惜与学生交流的时间，每回总是花上几个钟头，细心地听我把材料分析完，然后给我适切的建议。有一次台风过境，学校停课、公车停驶，我联系不上许师，没有赴约，但先生却冒着狂烈的风雨赶到研究室，让我感到无地自容。许先生的影响在我投身教学工作后，日益扩大，他的敬业精神给学术薪传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博士导师徐少华先生是长江中游考古及历史地理学的专家，我在武大时因为研究兴趣偏向文献学及学术史，始终未能好好吸收徐师在史地考证、考古学方面的精髓，至今颇感遗憾。先生对于我的影响主要在研究态度，他在2011年访台期间接受台大历史系的访谈（见《苦难中求突破──我的学思历程》），有一段话讲得很真切：“每个人要有自己专心的领域，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要在自己的领域做出好成果，需要比较坚实的基础。一个学者要有创新，必须在某个领域做得精深，没有长期的专注和积累不容易有深的见解。我研究上古中国南方，三十年来从不敢懈怠，包括逢年过节，没有一时敢放松；即使亲朋好友来访，结束后也立刻回到书房，唯恐打乱我的思路，忽略了哪个方面。当然其中有我的兴趣，也有学术责任感。我的老师（石泉先生）总是说，学术是一辈子的事，不能三心二意，否则永远做不出像样的成绩。”此处所言，就是平日徐师的身教，先生对于学术事业的坚持，数十年如一日，这种夙夜不懈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就个人目前的研究领域而言，周凤五先生和李零先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跟随两位先生学习的感想，我曾分别在《金字塔底的劬勤身影——记从朋斋先生学习的二三事》（《朋斋学术文集【战国竹书卷】》代序）、《战国诸子评述辑证》后记述及，这边不拟多说，未来希望能有充裕的时间，再系统地谈一谈两位先生的学术及个人的体会。
讲到研究出土文献的参考著作，此前几位同道在访谈中已提到不少，这边我想结合向周、李两位先生问学的经验，提醒大家重视《汉书•艺文志》这个书目。2010年初，李零先生在每周与学生的见面会上发了一叠书稿，上面题了“兰台万卷”四字，这是他在寒假研读《艺文志》的成果。我们利用整整一学期跟着李师读这部书稿，一条一条，一略一略读下来，中间遇到问题就去查书或跟先生讨论。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精读了《汉志》，也发现这部书目对于研究战国秦汉出土文献和学术史有很大的用处。李先生在《兰台万卷》指出“班志不仅是目录，也是学术史。研究学术，要从目录入手，这是中国传统。”在该书序言中，他更强调“研究传世典籍，要看这个书目；研究简帛古书，要看这个书目；钩沉辑佚，也要看这个书目。”2015年夏末，周凤五师在离世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电邮，语重心长地说：“我硕士班选修戴君仁先生的‘汉书研究’，一年只讲一篇《艺文志》，终身获益无穷。见你得李零先生指点，走上同样的学术途径，非常高兴。此路一般人不理解，但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受到两位先生的启发及鼓励，近年我在复旦大学开设《艺文志》的研读课程，也着手进行《〈汉书•艺文志〉汇释》的编纂工作，希望两年之后能成书。

5. 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古文字学是出土文献研究的基础，有些初学者想绕过这个关卡，这是不切实际的。要掌握古文字释读这门技艺，需要长时间的累积，除了勤于阅读各类材料，翻查字编、字典外，还有几点建议：
一是精读好的文字学及古文字学专著，如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高明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二是通读《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是用古汉语的通盘眼光来注解《说文》的，我们也需要用这种角度来看许慎这部书。《说文》不单是一部字书，也是一部重要的训诂著作。虽然前人批评段玉裁勇于改字，但他的许多看法后来却被出土文献所证实（当然，由于时代及材料的限制，自然也有一些失误）。李孝定先生在《读说文记》就有多处拿甲骨文印证段说，叹服段氏“识字若神”。
三是通过《古文字研究》及各类论文集，广泛阅读前辈学者的文章。前人的说法虽然不见得都是正确的，但我们从名家的文章中，要学的是他们归纳分析材料的方法以及思考问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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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电脑及网络的使用的确大大增进了现代学者研究、交流的效率，但电子资源并非没有缺点。人文学科虽然可以使用量化统计的方法，但其本质却是质化的研究，所以电子资料库的检索往往只能作为辅助，而不能成为主要的论证手段。在研究过程中，“搜寻”永远无法取代“理解”，而“理解”是需要通过熟读基本文献，深入到古人的文化背景、语言脉络才能掌握的，并非冷冰冰的电脑所能代劳。
再就生理的角度来看，我们这辈学人，成天盯着电子屏幕，往往未过半百就得眼疾或提早老花；从前研究需要上图书馆搬书、查书、印书，现在只要坐在电脑前就能博览群籍，久坐不动无形中也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机会。二者都是新时代的文明病，不能不提防。

7.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现在一些学术期刊的稿约已明白表示不接受网络上发表过的文章，所以在贵中心网站、武大简帛网的文章都应该视作首发，而且需要适度地加以规范，制订审稿过滤的机制。我在武大读书时曾协助同届的刘诒群博士，参与“简帛研究”网的审稿工作，当时庞朴先生对于网站的发表很重视，曾提供指导意见，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传统，可以延续下去。
至于论坛的发言或跟帖，虽然不乏值得参考的意见，但我认为其性质接近课堂的讨论或口头交流，虽然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但提出构想并不能就此宣告“发明权”，而应该遵循一般的学术规范，撰写文章，至少在学术网站上以札记的形式发表，让其他学者方便引用。
陈伟先生主持武大简帛网，有一个贴心的举措，在每年岁末，他会给当年在网站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寄去贺卡，附上一张年度网文合集的光盘。贵中心网站定期打包网文，让读者自由下载，也是不错的方法。现在电子资源的汇聚比较容易，我建议几个重要的出土文献研究网站可以联合起来，用PDF形式发布简帛研究年刊，这样使用上更加便利。
在管理网文方面，还有一个可以做得更细致的地方，即每年定时请作者反馈文章后来发表的去处，在文末标明，也可以用附记的形式提供新的修改意见。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方便其他学者引用时找到作者的定本；二是在期刊正式发表后，作者对于某一问题或许续有心得，也能提供一个机会分享新的思考。

8. 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现代社会多半是双薪家庭，家里经济由夫妻两人共同承担，其他家务自然也该如此。我们这辈常常被称作“夹心饼”，上有父母要奉养，下有子女要教养，自己的工作也压得紧实，所以需要练就善用零碎时间的本事。每年寒暑假我留在台北，家里的事务举凡打扫、采购家用、陪伴孩子、带老人看病，我都尽量去做，一方面这是贡献自己劳力、与家人相处的难得时光，同时也可以让眼睛适度休息，何乐而不为。
读大学时曾经练过几年的武术，也喜欢慢跑，但现在教研工作忙碌，只能要求自己利用闲暇时多走路，也没有再刻意培养运动兴趣。休闲方面，我是个古典乐迷，也有收集唱片的嗜好，需要让头脑放空时我会听音乐，也喜欢随意地看各种类型的电影，增加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体验。


感谢林志鹏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林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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